
翟梦丽

越是被说过了，越是要继续

小学的时候， 奶奶因为我走路总是蹦蹦

跳跳而训斥我， 她认为女孩子就该文静点，

太活泼的女孩会被认为是狐狸精；

初中的时候， 即便女生成绩比男生更优

异， 老师也总会推论 “到了高中她们就不行

了， 女孩子只是收心得早， 一旦男生意识到

要好好读书就会立刻超过她们”；

高中的时候， 选择文科的女生多， 然而

总有人说文科不过背背书罢了， 就适合女

生， 她们会死读书， 男生更有创造力；

工作以后 ， 阿姨伯母总在耳旁念叨 ：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个好老公， 干得好不如

嫁得好……”

这些只是不被肯定， 总被限制的前半

生。

在当下的语境下， 说自己是一个 “女权

主义者” 是极其有风险的事， 当你陈述上述

偏见与压迫时， 分分钟面临 “女拳警告”。

他们对所有不公视而不见， 反倒认为女性要

的太多了。

站在传播学的角度上， 我曾经认为， 为

了能让更多人接受认同女权， 采用平权这一

词语可以消解部分抵抗， 团结更多的人为此

而努力。 然而， 这就是个分蛋糕的斗争。 在

现有的分配体系下， 权利与资源都倾斜于

男性， 要求平权就是从男性的口袋中争取

权利。 但没有人愿意将自己所拥有的拱手

相让。 因此， 女性需要平等的权利， 就是

要大方讲出来。

耐克去年的妇女节广告， 请了几位国

内知名的女运动员， 有李娜、 蔡宗菊等等，

广告词这样说： “听话， 温柔点， 太傲了，

强势过头了， 做女人多简单， 总有人教你

怎么做。 又是 MVP， 又是女博士， 早点嫁

人吧。 谁敢娶拳王， 疯了吧， 这是男人的

事……越是被说过了， 太过了， 我们越是

要继续。” 纵然在自己的职业中获得巨大成

就的她们， 也难以逃脱必须成为 “贤妻良

母” 的要求。

人一生都在被他人定义 ， 女人尤甚 。

从谁家的女儿， 到谁的妻子， 再到谁的妈

妈， 真正能做自己的时间屈指可数。 真诚

祝愿各位女性同胞们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除了女儿这一角色外 ， 自由地进出婚姻 ，

不被禁锢在家庭战场， 自由自在地在社会

这个更广阔的天地里遨游。

不要由他们告诉你做个怎样的女性 ，

而是由你来告诉他们。

王 湧

夜色中的“天使”

B4 博客
www.shfzb.com.cn

2020年 3 月 1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徐荔 E-mail:fzb_zhoukanbu@163.com

各类罐头食品， 过往总是寂寞躺在超市

冷门货架。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它

们卖得挺好，我有时只能拿走最后几罐。

对于一个有“318 自驾”“野外生存”情节

的男人来说，防疫期间，我或许比别人多一分

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

夫人在家自煮小火锅时，我在旁摩拳擦掌。

我用餐刀开罐，把午餐肉切成一条一条，投进锅

中，看着它们在香浓汤底中翻滚、入味……此情

此景，夫人想的是“何时才能去重庆火锅店堂吃

呢？ ”而我则仿佛已置身可可西里，将全尺寸越

野车顶部侧拉雨棚支起，使用点火器和无烟煤，

就着高原雪水，煮一锅真正的露营美食。

各类自热食品，也是野外生存力助。无需

清洁饮用水，只需自来水、自然水，皆能迅速

加热一份盒饭。若再搭配三文鱼罐头佐餐，则

更加美味。

当然在野餐中， 罐头、 自热、 真空包等

食品， 都是应急状态使用的。 真正的露营高

手， 与善于日常厨艺是不矛盾的。 他们会更

熟练地处理食材， 过滤净水， 享受这种全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

而对于我这样习惯了饭来张口、 勤点外

卖的人来说，能自己开罐头、煮自热米饭，也

是一个好的开始。毕竟，因为外卖只让送到小

区口，确实让这项服务对我而言暂时处于“名

存实亡”状态；另外餐厅歇业，也暂时拯救了

早已身陷“美食消费主义陷阱”的我。

顺便透露一下个人财务状况———上个

月， 我的花呗、 信用卡账单， 只有平时的十

分之一！ 我刚收到短信提示时， 自己都不相

信； 而平时若看到夸张的数字， 查阅账单也

难得要领， 大约都分摊在日常随心所欲的扫

码支付、 免密支付中了吧。

夏 天

苦中作乐的战“疫”生活

我最佩服张文宏医生的， 是他精深的专

业造诣。

且不说网红、硬核、幽默，学霸史、甚至还

有怼……单看这份紧张的“排片表”，我就不

得不佩服：

2 月 25 日，张文宏新冠肺炎复盘（1）：我

们从至暗时刻中走来；

2 月 26 日，张文宏新冠肺炎复盘（2）：以

为是黑天鹅，其实是灰犀牛；

2 月 28 日，张文宏新冠肺炎复盘（3）：全

球流行背景下的国际间新冠防控策略比较及

后续应对措施思考；

3月 4日，张文宏新冠肺炎复盘（4）：穿越

寒冬，向光明而生的中国传染病防控体系……

这就是张文宏医生，把自己的专业，转换

成深入浅出的语言，给我们科普。

3 月 7 日， 张文宏教授主编的 《2019 新

冠病毒病———从基础到临床 》 问世 。 病原

学、 病毒分子生物学、 抗病毒药物研究进

展、 糖皮质激素应用……这些让我认识却无

法理解的词汇， 反衬了医学专业领域的博大

精深艰涩。

无论是医生还是教授， 张文宏把传染病

防控的前世今生，讲到极致。

“姑娘，这些你都懂吗？ ”“我的意思是你

就不要围绕这些问题，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

信这些医生的专业……”

这是张文宏医生对一名记者的谆谆劝

告，因为“不懂”，张医生深感无力，“我们很难

讨论”；因为“专业”，张医生底气满满，唯一要

做的就是“相信”。

是的， 我们是外行， 面对浩瀚的医学海

洋， 我们连带着救生圈游泳都不敢。 但是至

少，我们可以事先把功课做得足一点，把采访

提纲备得细一点。 面对张文宏，只懂 A、B、C

的皮毛远远不够，我们还要懂得 a、b、c，要搭

建可以和他对话的平台。 所谓记者虽然不是

专家但要成为杂家，就是这个意思吧。 可惜，

这个记者不够专业。

“你们媒体不要老是把一些不靠谱的治

疗方案片面的传播， 哪怕一些靠谱的治疗方

案， 因为你们的传播而变得是错误的都有可

能”———

难怪有人说， 张文宏医生做着真正的媒

体工作。

记得某个口服液， 据说可以抵御新冠肺

炎病毒。于是乎，各种媒体、各类记者，闻风而

动，发稿无数；然后，公众连夜排队抢购，线上

线下，瞬间全部“缺货”。 到头来，却发现是一

场闹剧，口服液的背后，是各种利益在博弈。

新闻思维、 新闻价值判断、 新闻敏感，

职业素养， 彼时彼刻， 再次遗失。

至暗时刻， 唯有专业之光， 能刺破暗

黑， 给希望以徽芒。

张文宏已经如此， 记者媒体更应如此。

走出至暗， 专业者， 请做好专业事。

王霄岩

专业者，请做好专业事

2020，本以为会像之前所有的年份一样，

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地完成与上一年的接力，

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辞旧迎新。 但变故来

得太突然， 新冠肺炎疫情打了所有人一个措

手不及。 初次听到出现所谓“不明原因肺炎”

时，迟钝的我还不以为意，以为只不过是一场

普通的流行病，以为远在荆襄，以为与自己无

关。彼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口罩从现货到脱销

只需要一个中午， 病毒从 “未发现明显人传

人”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再到“明确存在人

传人”只是叵测人心作祟，疫情从纸上的新闻

到身边活生生的骚动才知已临大敌———这个

新年，已经注定不平凡。

年前我顺利坐上火车回了家。 火车上我

刷着有关新冠肺炎的新闻消息， 在接下来的

日子里，我终于明白，这是一场堪比“非典”的

严重疫情。新年的鞭炮声依然如期响起，只不

过不再有围观的人群，礼花在天空炸响，新年

的气氛与病毒的忧扰诡异地交织在一起，并

找到了平衡点。亲友们不约而同电话致意，取

消了拜年行程，电影纷纷撤档。老妈感慨不走

亲戚，终于不用大费周章准备一桌子饭菜，我

则在从无先例的“新年蜗居”中度过春节，然

后踏上回沪之路。

病毒的传播似乎比风还快， 疫情的蔓延

也不再是三言两语哑谜可以掩盖， 当得知真

相之后，除了愤怒与追责，更重要的是立刻行

动起来投入到战“疫”中去。 各地纷纷出台措

施，小区封闭，火车站测温登记，有旅行史者

隔离观察。 人们稳定情绪，整理思维，又把目

光瞄向武汉和整个湖北， 一批批援汉援鄂医

疗队从各地出发，义无反顾汇向荆襄大地，他

们被冠以“逆行者”称号，我们向他们致敬，相

信他们有一天会顺着原路平安返回。

但他们又何尝不是一群普通人？ 他们很

多才二十出头， 与正在写文章的我一样的年

纪， 如果我们害怕病毒， “逆行” 的他们又

怎么不会忐忑？ 他们是战士， 但不是超人，

他们经历 “非典” 时只是一群被保护的孩

子， 如今他们的羽翼尚未丰满， 却要张开双

翅保护所有人。 这群会在防护服上写上 “胡

歌老婆” 的可爱的人， 这群会因为深夜从医

院下班走夜路而委屈到哭的平凡的人， 这群

和恋人相见不能相守， 只能隔着玻璃吻下雾

气和泪水的深情的人， 他们有着不输父辈的

决心和热情， 他们也一定会平安归来。

等到烟火清凉，如果归途有个约定，那么

这个春天的路边繁花和故乡柳絮，都归你们！

魏艳阳

等到烟火清凉

金 勇

疫情后，想回武汉看看

对于武汉， 有着特别的感情。

大学四年在江城度过， 虽然没有迷上热

干面， 却对蛋酒、 面窝、 欢喜坨情有独钟，

再想想浓郁鲜美的瓦罐鸡汤、 排骨藕汤， 肚

子一下子就饿了。 当年的关山口还属于偏僻

之地， 瑜珈山虽然远远不如珞珈山那般蜚声

中外， 但却别有一番韵味。 那时还没有进行

大规模的院校合并， 华中理工大学还是一个

以理工为主的大学， 与武汉大学一理一文，

各领风骚。

这一次的疫情突袭武汉， 同学群里发来

的学校图片中一片萧索， 空空荡荡。 毕业后

留在武汉的同学们大多数都囿居家中与外隔

离， 时间一长， 无聊倍增。 或是每日比较着

各种社区团购价格， 或是陪着孩子上网课，

重温一下学生的感觉。 但更多的还是盼望，

毕竟这样的生活实在过于乏味， 生活也简单

地让人徒剩无趣， 就如被困农村老家的同学

所说， “只剩最后两只鸡了， 后面吃啥好

呢？” 于是， 这一微小的插曲也能引出一番

巨大的回响， 反正无事， 群里嚷嚷闹闹， 也

算是打发时间吧。

不过， 好在他们都还活着， 也逐渐看

见了解封的希望。 但母校这次可谓损失惨

重， 多名教授先后因疫情直接或间接地离

去 ， 其中还包括工程院院士段正澄教授 。

新冠肺炎之 “毒”， 可见一斑。 武汉经历了

一段乱象后， 如今逐渐走向正轨， 但有些

人却永远留在了这个太过 “寒冷” 的冬天。

每一个生命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一段独属

于个人的记忆， 这些都永远地停止了。

很多年没有回武汉， 经济发展带来的

巨变早就让这个城市与我的记忆有太大太

多的不同。 在武汉以如此悲戚的形式重新

撞进我的生活， 过去的种种牵连一下子全

部活了过来。

当疫情彻底过去， 当三镇重现车水马

龙， 我想， 该回去看看了。 别让记忆因时

间流逝而惯性地忘却， 别让刻在他人心中

的伤痛仅仅成为多年后一个小小谈资， 就

如我们差点忘记 17 年前的教训， 在新的轮

回中再次遭遇同样的悲伤。

灯火辉煌的外滩街头， 大屏播放着上海援鄂医疗队医生的肖像照


